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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教教育是文化教育，同时是根本性的生命教育，从物质性的身体提升到精神

性的心性世界之中，是以人性为核心发展而成的生命观与宇宙观，来面对生命真实感受的人

际处境，从科技物化的工具理性处重视人的道德涵养与伦理实践，进而能在现实生活中建构

起真善美统一的心灵情境。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生命教育不仅不能切除或断绝与宗教的关系，

更需要与宗教有着合则两利的互动联结，共同教养人们的心灵世界，化解人间的混乱与现实

的矛盾，具体指导摆脱烦恼与消除苦难的对应技术与方法，培养现代人自我完善的文化内涵。

所谓宗教经验或神圣经验，是指人与超自然力量的直接遭遇、相会、会合、一致，甚至合一

等，是人对超自然力量的直观，是难以言说的神圣体验，表现出对此超自然力量的敬畏感与

依赖感，以及强烈渴望与其相交接的神秘感与安宁感。这是宗教体验的特殊性，其精神性的

终极感受，是无法借助语言或文字来表述与解答，完全是心灵最深刻的主体感受，或者语言、

文字可以作为心灵体验的象征符号，却不等于神圣体验。这种直接来自于灵性感通的生命教

育，正是当代必需正视的课题，本文分成灵性教育、灵感教育与灵修教育等三种形态来加以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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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神圣性的宗教体验，是直接贯穿于生命的教养之中，是以精神性的生活体验向内凝聚成

文化的价值人格。宗教与生命的神圣体验是来自于直观性情感交织与升华而成的行为活动，

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教育，是直接来自于自我意愿下的身心领悟与修持，来完成人与神圣交

感的信仰目标与价值实现。此一神圣体验本质上是无法用科学的方式来加以检验，是诉诸于

直觉的超验体会与精神体现，是属于精神性的文化，其生命的教育模式是有别于重物质性的

科学，双方是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领域，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彼此不要有交集也没有关系，

不会妨害各自的发展空间。宗教的生命教育是不需要经由科学的教育模式来支配与束缚，应

尊重其原本神圣性的文化内涵。 

遗憾的是，近代随着科技的蓬勃发展，科学被视为是最高的价值指针，也侵入到人类原

有的精神活动之中，要求各项人文活动都要合乎科学的检验真理，在这样的状况下，有以物

质文明来排斥或否定精神文明的趋势，哲学、文学与艺术等文明大多偏重在以人为主体的精

神创作，虽然与科学不兼容但是冲突不大，加上悠久的文化内涵，被视为科学以外人类重要

的生活文化。最激烈的还是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当以科学的检验标准将宗教的神圣经验视为

愚昧的不科学或迷信行为时，双方已埋下了意识形态的对抗火种，从19世纪延续到20世纪，

更在科学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了惊天动地的交战炮火，助长了唯物论与无神论的蔓延与扩

散，几乎全面否定以神圣体验为核心的宗教文明。 

到了21世纪科学主义没有完全消退，有些人还是无法接受以神圣体验为核心的宗教，更

无法把宗教还原到精神文明的领域之中，还是要以科学的可实验性来检验宗教的神圣体验。

其中也包含部分的科学家，企图引进科学仪器与数据来证实宗教种种的神圣体验。宗教的神

圣体验或许包含了某些物质层面，比如人的肉体，或许与科学有交集的成分，但是不等于宗

教的神圣经验是可以被纳入到科学的范畴。以科学来排斥宗教的神圣体验，是文明范畴的误

用，同样，要以科学来证实宗教的神圣体验，仍存在着科学主义教养下的心态问题，强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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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人类最高的验证真理，可以从物质范畴引申到精神范畴，甚至用来主宰与判断精神范畴

的真假，认为被科学证实的神圣体验，此宗教才能获得信仰的认同，这是一种被科学主义扭

曲过后的心态，仍以科学是唯一的真理来看待宗教，再以这样的心态侵入到教育体系之中，

排斥宗教性的生命教育。 

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情结，是历史造成的，也是文明间相互扭曲的现象，比如近代科学在

发展的初期，与基督教神学爆发了争论，日心说与地心说引发了基督教与科学家激烈冲突，

这原本纯属于科学范畴的课题，与宗教神学无关，但是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

布鲁诺（Bruno，1548～1600）、伽利略（Galieo，1564～1642）等人的日心说与地动说，

却引起教会强烈批判与围剿，布鲁诺于1600年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定为异端分子，被烧死在百

花广场，1616年伽利略的著作被天主教教宗列入禁书，于1633年被宗教法庭判定为重大异端

嫌疑，处于终生监禁，这是宗教以其外在权力对科学的禁锢与迫害，也种下了科学反宗教的

意识形态1
 。随着科学的日愈发达与系统化，人们逐渐依赖科技的便利性，增强了对宗教的

除魅运动，企图以科学来挣脱掉宗教的束缚，强调科学的真理将取代了宗教的真理，科学将

成为未来社会的最高价值指针。这种反弹的心态，也误将科学侵入到宗教的范畴。 

宗教侵入科学范畴是谬误的错置，同样，科学侵入宗教范畴也是谬误的错置，双方应回

归本位，各自认清自己的本质与范畴，如蒂利希（Tillich，1886～1965）、汤因比（Toynbee，

1889～1975）等人提出的分离论，主张宗教与科学各有特性或不同领域，二者应区别开来与

分而治之2
 。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宗教信仰无权干涉科学技术，科

学技术也无权干涉宗教信仰，双方应该可以并行不悖，不必要在不是交集处誓不两立与一决

雌雄。科学与宗教可以是没有交集的两大领域，历史上的各种冲突是各自不安本位侵入他者

领域所造成的，背后是夹杂着各种外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不是科学与宗教本质上的矛盾。真

正问题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是宗教过于强势就是科学过于强势，造成各种难以避

免的对决心态，甚至引发出全面性文明间的强烈对抗，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武力对抗的世界战

争。 

各归本位是宗教与科学应该谨守的立场与本分，即宗教回归宗教，科学回归科学。所谓

宗教回归宗教，是指对宗教的认知应着重在宗教的神圣体验的本质及其发展而成的神圣领域，

其他外在的宗教形式只是用来帮助人们体验到宗教的神圣内涵，若这些外在形式发展成世俗

权威参与社会运用，已不属于宗教的神圣本质，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化工具。宗教的本位是

专指神圣的体验，是超越一切世俗的形式，提供最高的精神安顿，其最终目的是经由神圣的

体验将人与宇宙关联起来，感通或契入到神圣领域变化自身的生命气质，展现出圆满自足的

价值世界。所谓科学回归科学，是指对科学的认知应着重在自然与社会的非精神领域上，是

建立在物质的可实验性与可重复性的法则，科学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以严格的

逻辑或数学性的演绎步骤，来从事理论建构，以及运用有组织、有效控制的实验过程，来从

事经验数据的获取3
 。宗教与科学最大差别，就在于非客观的认知体系，是建立在主观的精

神证验上，是不可实验性与不可重复性。 

严格的区分宗教与科学的根本分际之后，或许现代人们可以摆开长期历史纠缠下的对立

与冲突，重新思考科学与宗教相互对待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二者的相互尊重上，科学

尊重宗教的神圣体验，宗教尊重科学的客观认知，不要用神学的观点来排斥科学，也不要用

科学的方法来否定宗教。所谓尊重，还包含对二者本位的坚持，不必用科学的方法去证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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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神圣经验，也不必用宗教的神圣经验去佐证科学的命题。但是在二者有了明确的分际下，

宗教可以引进科学的方法来处理非神圣领域的相关课题，比如宗教行为与宗教组织等，虽然

是源自于宗教性的神圣实践，但是其实践形式包含有物质的层面，可以接受科学范畴的分析

与检验，但是只局限在宗教的外在形式，包含神圣经验的外在形式，不能延伸到宗教神圣领

域，比如“宗教社会学”关注的是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教形式，视宗教是一种社会群体现象
4
 ，

可以采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宗教群体的运作模式，却不能涉入超自然的信仰本质。又如“宗教

现象学”是以科学方法观察宗教生活与宗教行为，甚至深入内在宗教经验的观察，是从经验

科学的立场去研究宗教现象，企图去解释宗教现象的神圣内涵，但是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的

神圣体验
5
 。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应尊重宗教这种不可验证的神圣内涵，尊重生命主体主

观性的精神教育。 

宗教的神圣体验，本质上是无法言说与难以描述，任何的言说与描述，只是企图对现象

的分析与注释，这种解说或许可以采科学的方法或哲学的方法，帮助人们理解宗教的神圣本

质，但是不能等同或替代宗教自身的神圣体验。这正是宗教之所以为宗教的最大特征，宗教

不同于哲学、文学等精神文明，就在于不必用语言或文字来表述，直接进入到信仰者的直接

体验与特殊感受之中。所谓宗教经验或神圣经验，是指人与超自然力量的直接遭遇、相会、

会合、一致，甚至合一等，是人对超自然力量的直观，是难以言说的神圣体验，表现出对此

超自然力量的敬畏感与依赖感，以及强烈渴望与其相交接的神秘感与安宁感6
 。这是宗教体

验的特殊性，其精神性的终极感受，是无法借助语言或文字来表述与解答，完全是心灵最深

刻的主体感受，或者语言、文字可以作为心灵体验的象征符号，却不等于神圣体验。这种直

接来自于灵性感通的生命教育，正是当代必需正视的课题，本文分成灵性教育、灵感教育与

灵修教育等三种形态来加以论述。 

二 宗教的灵性教育 

宗教的生命教育可以称为灵性教育，其目的在于教育人们体认自我的生命本质，经由信

仰来确立自身存在的目的与价值。所谓灵性教育或可称为人性教育，肯定人性与灵性是合而

为一的，人的生命是相应于宇宙所有生命的内在本质，是超越出肉体的有限形式，理解到人

与宇宙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培养与教导出人们对宇宙向往与回归的情感，形成

明确宇宙图式的体认，确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与存在意义7
 。宗教的生命教育是着重在以

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实现，是将神本的信仰导入于人本的生命自觉上，宗教的终极实体是用来

实现人在宇宙中的存有地位，从灵性的一致与相通关系，将人的肉体生命从有限性提升到无

限的精神境地，终极实体的灵性不是高高在上的不可亲近，而是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人性

才是宗教最为根本的关怀课题，也是生命教育的核心主题，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教导人

们真实地面对自我的生命，在灵性的体验下安立自我的生存意义与生活目的。 

生命教育不是外在的知识教育，应该是内在的心灵教育，直接关注的是生命主体的精神

活动，追求的是肉体与灵性合一的神圣体验，能超越出感官的求生欲望与死亡恐惧的心理状

态，真实地面对个体生死存有的终极内涵。生命教育是要增进人们对自我人性的理解与觉醒，

领悟到相应宇宙法则的道德秩序，从人与神的体验过程中产生出生命的根本转变作用，从超

验的体会中发展出普遍的道德法则，来化解人们自私自利的欲望需求下所造成的混乱与失衡

的现实状态，经由引进宇宙法则的生命修持，开拓出平衡与和谐的生活境界，人们在这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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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教育的根本转化下，学习到自我举止、知识、心理质量等方面的修养工夫，强化内在人性

的文化素质，以完善的生命本性来对应自然的宇宙法则，重视的是以心灵为本位的真诚外露

行为，通过与他人形成适宜的关联而自我实现8
 。生命教育是要人完成自身存在的本质价值，

进而展现出合乎宇宙秩序的人文活动与社会活动。 

生命教育最基础的课题，应是对宇宙根本图式的理解与掌握，即是将各个宗教庞大的宇

宙论，浓缩为简要的图式上，将复杂的观念体系简化为浅显易知的图式符号，直接表述出人

在无限空间与永恒时间中的生存地位，清楚地掌握人自身与宇宙对应的生成法则。宗教是将

人的生命形式扩展到宇宙与人类的起源处，肯定人与终极实体都是形而上的超越存有，不能

从物质的肉体形式来认知生命，而是从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的灵性来探求生命的本质，是源自

于“万物有灵观”，或称为“泛灵观”，这是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1832～

1917）提出的理论，将“万物有灵观”视为宗教最低限度的定义，理解到人与万物的肉体是要

死亡或消灭，但是其灵魂能够继续存在，甚至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进而能影响与控

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与人今生与来世的生活，肯定人与神灵是相通的，彼此间有着命运与共

的相联关系9
 。后代各个宗教对于人与天地万物的灵性交感课题，大约发展出如下的三种图

式： 

（一）人与天地相交的图式 

这以“天”与“地”来象征宇宙的二个分位，再将“人”穿插在“天”、“地”之间，

肯定“人”的生命是对应着宇宙的自然运行规律，是可以与“天”、“地”等并立为三，这

是一种古老素朴的宇宙观，不仅肯定“天”与“地”在宇宙造化流行中的神圣地位，重视天

体与大地运动变化的规律法则，同时抬高了“人”在“天”与“地”之中参与自然秩序的和

谐运作，进而将“人”的主体生命与“天”、“地”等灵性生命混杂为一体，当将“天”与

“地”提升到宇宙灵性最高的终极地位时，同时也将“人”的生命与“天”、“地”等终极

生命相连结，从宇宙运行的道化规律，将“天道”、“地道”与“人道”的现象等同起来，

认为人生命的存有秩序是等同于宇宙原理与自然法则，强调“人”具有着等同于“天”与

“地”之道的生命德性，可以经由内在于人的心性修持，开启出与“天”、“地”等相通的

形而上生命，发展出合于道的心境与人格形态
10
。在道的相通下，有着天地人合一的观念，

或者称为“天地人三位一体”，即天地人在灵性上原本是分属在不同的三位上，但是彼此可

以相感与交通进而能合为一体。延续着原始宗教而来的各种民族宗教大多保存着此种宇宙图

式，将人的灵性与天地灵性加以互渗甚至合一，认为人与天地之间是可以进行灵性相通、相

交与相感的宗教体验，人的灵性虽然会受到天地灵性的宰制与主控，但是也可以自为主体地

参与天地的道化作用。 

（二）人与鬼神相交的图式 

这是以“鬼”与“神”来象征灵体的二个分位， 再将“人”穿插在“鬼”、“神”之

间，意识到“人”的生命是对应着超自然的“鬼”、“神”等灵性，理解除了“人”有形的

生命形式外，还关注“鬼”与“神”等抽象性与超越性的生命形式，肯定“人”、“鬼”、

“神”等三种生命形态不是对立的关系，彼此间也有着相互交流与感通的互动作用。“鬼”

与“神”是从人的利害与善恶来加以区分，“神”是利与善的象征，“鬼”是害与恶的象征，

在人们通神避鬼与以神治鬼的心态下区分为三
11
。但是“人”与“鬼”最终还是要朝向于去

                                                        
8 〔美〕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金泽、何其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9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414页。 

 

10  郑志明：《宗教的生命关怀》，台北：大元书局，2006，第15页。 

11  郑志明：《宗教神话与巫术仪式》，台北：大元书局，2006，第30页。 



恶向善的修持，以生命的自我净化归向于神，有着人鬼神合一的观念，或者称为“人鬼神三

位一体”，即人鬼神在灵性上分属在不同的三位上，彼此可以经由灵感的契合会通于神的超

越灵性上。这仍是从原始宗教留传下来的宇宙图式，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等一神信仰则不采用

此种宇宙图式，仅保留了上帝为唯一神，否定了其他鬼神的存在，也切断了人与上帝合一的

关系，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圣子与圣神等，是上帝的同一自体，纯就上帝的超

越性来说，是自成一格的宇宙图式，最多只能论及人神合一的可能性，没有人鬼神合一的观

念与思想。 

（三）人与天地鬼神相交的图式 

这是以“天”、“地”、“鬼”、“神”等来象征终极实体的四个分位，再将“人”穿

插在“天”、“地”、“鬼”、“神”之间，此一图式是由前二图式并列交叉而成，也是从

原始宗教留传下来的宇宙图式，将象征自然的“天地”与象征超自然“鬼神”联结起来，形

成抽象存有的四位来对应实有的“人”，此四位象征自然与超自然的宇宙秩序也可以合而为

一，象征神圣性的最高存有，能以超人的宇宙能量来宰制与掌控人们的生存环境，“人”也

具有统合“天地鬼神”的主体能力，能以自身作为核心来参与天地的自然造化，从阴阳消长

的宇宙法则领悟生命存在的规律，也能参与鬼神的灵性变化，从幽明感应的交际关系建立生

命对应的秩序
12
。人与天地鬼神有着合一的关系，或者称为“天地人鬼神五位一体”，即天

地人鬼神虽然分属在不同的五位上，彼此在灵性上可以相互统合为一，肯定人能与天地合其

序也能与鬼神合吉凶，人性是可以上升到天地鬼神的灵感自觉上，和自然与超自然的宇宙能

量一体相应，或者将天地鬼神视为道的一体四位，则可以简化为“人道合一”的宇宙图式，

说明人可以经由对道的证悟来契入宇宙的本原与生命的本原，人性可以自我圆足于道化生命

之中。 

以上三种宇宙图式有着共同的主题，肯定人的主体生命是居于宇宙运作的核心，宗教的

灵性教育即是以人为核心的生命教育，肯定人自身灵性的生命自觉，落实在人性圆满自足的

道德主体性上，将人的生命本质安放在宇宙根源的道上，天地鬼神可以上升为最高的终极实

体，却离不开与人相互成就的价值实现上，肯定天地运行的道是涵摄在人性之中，人性具有

着展现宇宙运行规律的存有秩序，是与道有着共同的根源，相信在自我生命无穷的向上努力

下可以实现出道的极致境界。这样的生命教育即是人性教育，着重在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本

质上，肯定人性自我实践的修道工夫，虽然仍保有终极实体的信仰情感，但是重点还是在于

以人为核心的自我实现上，关怀的是人自身的本质、使命、理想与终极意义等存有价值。既

使是一神论的宗教，认为上帝是宇宙所追求的最终原因与最终形式，人可以从上帝最高的人

格处来保证个人的自主性，以达到最高程度的自我实现，进而也强调个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肯定人格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创造与自我控制的力量
13
。 

所谓人性教育，不是指顺应人们贪生怕死的生物本能，而是着重在生命主体意识教化下

的终极关怀与精神建构，超越出物性形式的生命状态，致力于心性的道德自觉与行为实践。

人性教育具体来说或可称为生死教育，教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养生送死的观念与技能，

重视生命的存有与死亡，理解到肉体的生死原是自然本有的规律，但是生命的存有价值是直

通于宇宙本体的精神境界，能以具体的养生运作来实现与天地鬼神相应的存有之道，这正是

灵性的自我体认与教育之法。养生不是着重在肉体生理形式的保养上，应着重在心性自觉的

生命体验，将人的生存价值摆在上列的三种宇宙图式之中，确立自我生命在宇宙中的地位，

进而体认到人与终极实体相应的存有价值，领悟到一体化的形上生命，勘破死亡的形式关卡。

                                                                                                                                                               
 

12  郑志明：《台湾传统信仰的鬼神崇拜》，台北：大元书局，2006，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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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培养较为健全的生死智慧，建立积极正面的人生态度，以便保

持生命的尊严，而到生命成长的最后阶段，也能自然安然地接受死亡，维持死亡的尊严
14
 。 

生死教育的重点还是偏重在教导人们勇于面对死亡的课题，尤其是宗教的灵性关怀更重

视的是对死亡禁忌的突破，理解到死亡是生命周期的必然现象，进而能坦然地面对与接纳死

亡，追求活的有意义与死的有尊严的生命历程。当宗教提升生命的灵性层次时，必将协助人

们处理死亡在生命中的角色现象，以死亡教育来增进人们的生命能量与人际关系的质量。宗

教的死亡教育本质上是要教导人们体认生命的意义，通过对死亡的认识，思考存有的目的，

积极地承担生命应尽的责任，能面对自己或他人的临终与死亡时的心理准备
15
 。宗教的神圣

性启示与教导，是有助于化解人们对死亡禁忌的执著与迷失，直接诉诸于信仰的情感与体验，

跳脱出人们避死求生的本能需求，以神圣的灵性来超越死亡的界限，以种种相应的仪式行为

与精神教育，协助人们实践现世生命的安全与幸福，以及死后世界的永恒与安详
16
 。宗教的

死亡教育，是以神圣的精神体验来对治世俗的死亡禁忌，以超越死亡来建立自我生命的尊严

与价值。 

死亡教育主要落实在安宁疗护、悲伤辅导与丧葬礼仪等关怀上，是直接面对死亡的灵性

自觉，突破人们长期贪生怕死的死亡禁忌，理解到生命不能停留在肉体的层次上，应从心灵

的教养来面对死亡来临的各种情境，以健康的灵性自觉来领悟生命永恒的存有价值，强化人

类主体性的心灵觉醒能力，将有限的肉体安顿在无限的宇宙之中来建构安身立命之道，能以

神圣存在的个人领悟勇于面对临终与死亡的挑战，以灵性自足的能量来进行自我转化与自我

创新，以最为贴切的精神体验来承担死亡象征下的终极安顿。死亡教育是教导人们直接面对

死亡历程的处理方式，除了对临终者适切的关怀与陪伴外，更要克服因死亡所造成的身心失

落与哀伤，经由灵性的信仰力量来领悟生命的有限，善加运用自我生命与重新整理价值次序
17
 。宗教还能经由仪式的操作来带领人们安然度过死亡的历程，经由法事的演示程序来扩充

人与终极实体的感应关系，重建人在宇宙中的灵性地位，协助人们从现实存有的缺陷中超越

出来，提高自我的生命层次与精神境界。 

三 宗教的灵感教育 

宗教虽然重视人本的生命教育，但是仍保有着浓厚神本的灵感教育，着重在对终极实体

的精神体验，将人本寄托在神本的神圣感通上，与纯人本的生命教育是有些距离，双方还是

可以分流发展。宗教的灵性虽然可以形成人文化的宇宙观与生命观，可是在特有灵感思维的

活动下，在人的生命之上还是要安置有超越的终极实体作为宇宙的最高象征者，相信此一象

征者能掌握宇宙的生存秩序与支配人类的行为法则。此象征者每个宗教有各自不同的称谓与

叙述，大多还是认同其威慑性与神秘性的超越地位，是在一切生命之上的最高能量，进而主

张人与终极实体有着互相感应的交接关系，彼此间必须时时刻刻的相交会与相通达，才能成

就人体生命存有之理。这种灵感思维正是宗教之所以为宗教的最大特征，发展出宗教信仰特

有的灵感教育，教导人们对神圣性与精神性实体的景仰与崇拜，渴望与其沟通与感应，在灵

感相应的过程中将人的意愿传达给神，将神的旨意宣告于人，进而人也可以上通于神境，达

到天人合一与人神合一的和谐状态18
 。 

人神合一或者天地人鬼神合一，是建立在虚与实的灵感相应上，认知到人的实有世界是

                                                        
14  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台北：正中书局，1993，第227页。 

15  吴仁兴、陈蓉霞：《死亡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第218页。 

16  靳凤林：《死，而后生——死亡现象学视域中的生存伦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342页。 
17  曾焕棠：《认识生死学——生死有涯》，台北：扬智文化公司，2005，第55页。 

18  朱存明：《灵感思维与原始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第161页。 

 



关联到抽象的终极实体上，彼此是息息相关甚至是连为一体，人们期待透过与神的感应过程

中，能交接神的力量来判别生活的吉凶利害，进而协助实有世界来趋利避害，在如此的灵感

思维下，宗教的发展是建立在灵感教育的传播与弘扬。所谓灵感教育，是教导人们能直接或

间接与神来相遇、会合与合一的教化系统，培养出直观的神圣体验，强化自我信仰的宗教感

情，深化对终极实体的仰慕与感恩之心，致力与其合为一体的感通状态。宗教的坚定信仰是

建立在如此的灵感教育上，强化人们虔诚的信念与奉行的意志，自觉到超越世俗与超越自身

的精神满足。这种灵感教育是建立在人们自我神圣性的体验上，激发起精神净化与超越的热

情动力，更加强化对终极实体的精神需求，肯定此实体是人生命终极的归宿之地，也是生命

得以永恒的价值依据。 

灵感教育或可称为“神圣教育”，是用来教导人们深入神圣领域的精神探寻，从信仰中获

得心理的寄托与慰藉，也能确立现实生活的稳定与和谐，能在灵感交接中达到永存与博爱的

生命体验，建构出体现神圣意志的伦理行为。宗教在社会的作用本质上就是一种神圣教育，

是建立在对终极实体的信仰与体验上，以灵感吸引民众愿意致力于神圣的交感经验，追求与

神相应的超验生命境界。宗教与其他人文领域最大的差异就在于神圣教育上，“神圣”可以说

是宗教领域特有的解释范畴与精神范畴19，是自我特殊的神秘体验，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有，

进而强化了彼此间的超验感受，追求不可量度的精神感通，在心灵上起了高度的教育作用，

从灵感中重视自我圣化的生命提升。神圣教育是累积各种密契经验的自我教育，是无法从外

在的知识层面入手，是要回归到心性的直观体验上，以开放性的心灵来进行智慧性的精神启

发。 

宗教的灵感教育是精神性的生命教育，最好不要摆在当代科学领域的知识体系之中，灵

感教育不是建立在客观的理性经验范畴上，是无法经由实验与知识的探索来进行理解与掌握，

是一种不需要工具理性的形上证悟，是跳脱出科学的物质世界的精神教育。这种精神教育主

要是透过心灵主观体验而来的信仰情感，是感性与灵性的自我教养，是内在生命深层化与意

义化的价值建构，是建立在终极实体临现的启示上，这些启示的灵感是经由语言与仪式等象

征性符号来传达，但是此象征性的符号只是表述存有的工具，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于人心与超

越界的精神感通，追求与超越界相互接触下的生命境界。人们对终极实体的启示仰赖的是自

我悟性的教育，必须本身心灵具备有自我超越的性质，主动地聆听与接收超越的讯息，直接

在终极实体的启示下来照明自己的生命。灵感教育是强化人们对神圣启示的感应能力，反省

地觉知终极实体的全盘展现20。 

灵感教育是属于宗教的神圣范畴，重视的是精神的领悟教育，而非世俗的利益教育，不

能只关注神圣符号的外在形式，在缺乏灵感经验的情操下转而成为功利性的灵验心态。所谓

灵验心态，是指灵感教育的异化形式，扭曲了宗教符号的圣化内涵，不是以神圣的价值理念

来指引世俗的生活实践，反而是以现实的世俗需求来支配符号的价值走向，窄化了符号原有

的宗教神圣功能，形成了追求悸动性与神秘性的灵验心理，将超验性的灵感下降为交换性的

灵验，成为民众追求俗化利益的神圣性手段，此时宗教的神圣领域早已支离破碎与残缺不全。

灵感教育是神圣的精神教养系统，灵验心态则是精神教养不足的俗化系统，在当今社会精致

性的灵感教育有逐渐凋零与没落的趋势，代之而起的灵验心态的猖獗与盛行，企图将神圣的

符号操作用来追求生存利益的现实满足，导致灵感教育的灵验化，将灵感的神圣经验转而成

为迎合现代人世俗需求的投机工具，追求眼前的现世利益，忽略了灵感的终极目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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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验心态是导致宗教神圣符号异化的最大元凶，扭曲了宗教生命教育的实践场域，造成

灵感的神圣教育功能也遭受到误解与排斥，人们专注的是想借由各种神秘仪式来获得招财进

宝与万事如意的种种福报，将仪式的灵感性转而为灵验性的满足，忽略了其中象征神圣相交

的符号功能。比如从原始宗教传承至今的降神仪式，是经由少数具有通灵能力的人，代表人

们与终极实体交涉与沟通，象征超越界的临在，以及神人相互感应的交际模式，可以说是人

类最早的灵感教育，降神的巫与巫术是原始宗教最为核心的文化内涵，在信仰中反映出人类

早期人神关系的形上观念与虔诚情感，是经由灵感的仪式教育人们，以神圣体验丰富主体性

的生命感受，传承了天地人鬼神五位一体的宇宙观念，强化了人与终极实体互渗与交通的生

命关系，将生命安置在宇宙超越的境界之中，至于生存优化需求的灵验是在灵感教育中得以

实现，灵感与灵验是一体的。 

遗憾的是，现代人缺乏传统宗教完整的灵感教育，追求降神仪式神秘感通的灵验性，忽

略了信仰教育精致传播的灵感性，导致降神仪式失去了其形上的文化养分，在灵感与灵验的

分离下，沦落成一种神秘性的操作行为，甚至是被当代科学视为愚弄民众的迷信行为，实际

上是现代人缺乏灵感教育下的相互愚弄，宗教的神圣符号成为代罪羔羊。这种代罪羔羊的神

圣符号为数不少，比如也是从原始宗教传承下来的占卜仪式，成为人们灵验心态下的牺牲品。

占卜实际是人与终极实体沟通的另种重要符号系统，肯定天地万物间存在着各种超自然力的

交感讯息，是源自于原始社会的前兆信仰，体认到象征终极实体的神圣讯息是无所不在的，

举凡地上动植物的变态，天象的奇异现象，气候或季节的不时，人的梦与人体变态等都能进

行占卜，还有不少人为的占卜方法，如兽骨卜、龟甲卜、筮占、星占等，进而从占卜中发展

出各种象征宇宙运行原理的术数符号，如从占卜时空对应的数字符号发展出阴阳五行的学说，

成为天地万物生克与流转的象征系统22。 

可惜的是，现代人只要术数符号与仪式的灵验，缺乏系统性的灵感教育，将占卜沦落为

命运演算的工具，侧重在占卜工具所显示的兆文与讯号等，作为判断人事吉凶祸福的依据，

忽略了其背后象征阴阳交替的宇宙法则，只求特殊通神的灵验能力与预知能力，来为自己消

灾解厄。这种讲究灵验忽略灵感的行为，是一种不周全的宗教活动，或者说有宗教的目的却

缺乏信仰的情感，只是想假借灵感的神圣力量，来满足世俗的生存需求，将神圣的宗教体验

错置在功利的感官欲望上。这种错置也经常出现在后代道教与佛教的符咒法术等神圣仪式上，

忽略了佛教与道教精致的义理与灵感文化，只求咒语、符箓等仪式的神奇与超感的灵验能力。

宗教的各种法术科仪是延续着神人交感的神圣体验，讲究的是彼此间类似特异功能的互动作

用，是源自于天道流行的奥秘感通，彰显出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间的能量联结，比如道教可

以经由步罡踏斗、叩齿捏诀、焚香念咒等法术，强化出人体神气，交通终极实体，在灵感的

相应下扩充出道法的神奇作用。道教各种役使鬼神的法术，是先要提升自身的生命境界，达

到与天地鬼神合一的宇宙本原，再从一心而通万法，进而展现出呼召风雷、伏魔降妖、祈晴

止旱等仪式感通的作用23。 

荒唐的是，现代人只要符咒的灵验作用，却不求生命净化的灵感教育，造成远离灵感的

灵验需求与符咒需求，在宗教活动中失去信仰的神圣情感，异化了人类长期精神实现的信仰

内涵与宗教形式。这样的现代人是缺乏宗教的教养，是无法相应于终极实体的超验境界，是

难以感通神圣存有的宇宙秩序，是掉落在世俗的现实环境中来渴望神圣的灵显与救度，但是

这种渴望若无灵感的生命体验，剩下的只是庸俗化的工具性格，利用降神、占卜、法术等神

                                                                                                                                                               
 

22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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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仪式来谋求现实的生存利益，是异化了神圣体验为俗化工具，只展现出人们争名夺利的生

存欲望，是披着宗教神圣外衣来求取世俗效用，这样的灵验心态，不仅扭曲了宗教神圣的信

仰本质，也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假借神圣的仪式符号来助长人性贪瞋痴的欲望，一再

地掉落到人性的自我陷阱之中。宗教的灵感教育是有助于人性的自我升华，是要超越肉体的

形式达到灵性的净化，但是在灵验心态下，人性不仅无法提升，反而制造出不少执著而往下

拖累。 

民众的灵验心态若经由适度的宗教教育与生命教育的启发，是可以提升到神圣的灵感层

次，说明灵感与灵验不是对立的也可以是相通的，灵感会产生灵验，灵验也可以相通于灵感，

其前提是需要有完整性的宗教教育与生命教育。民众的灵验心态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信

仰的支柱与动力，可以从灵验处感受到灵感的无所不在，进而产生了神圣的宗教体验，能与

终极实体相交接。问题是出在以灵验的情感与行为取代了灵感的神圣地位，误以为灵验就是

灵感，缺乏对终极实体的信仰情感，仅致力于神秘交通的仪式操作体系，企图以符咒的神奇

法术，来满足消灾解厄与祈福禳灾的世俗利益，这是将宗教的神圣性错置在世俗的功利需求

上，缺乏心灵层次的灵感体验，最后只剩下对符咒神秘行为的崇拜，形成了狂热的宗教情绪，

热衷于神秘仪式的悸动情绪，强化与神秘世界交感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神圣的成分减少

了，世俗的需求增多了，只是借助仪式符号大演一场人性的丑陋闹剧。 

现代人的灵感教育是极为迫切而需要的，既使不是宗教徒也是需要灵感教育或宗教教育，

理解宗教神圣体验的特有内涵，不必以科学理性来排斥宗教，也能避免掉落到对灵验与符咒

的执著心态。灵感教育是一种还原宗教本来面目的精神教育，不是用来宣传宗教的神圣领域，

也不是用来否定宗教的神圣领域。终极实体原本就是超越的自我存在，灵感教育是要教导人

们回到自我心性处去交接与领悟，不是靠外在的权威逼迫而承认其存在，不管自己是否具有

灵感的能力，都要以坦然的心态，尊重一切灵感的存有，信仰是精神性活动，尊重所有信与

不信的人，共同关怀的是继续维护生活中的自然秩序与人文和谐，重视的是生命不断的自我

净化，这样的人可能没有具体的宗教信仰，却有着真实的灵感生命。 

四 宗教的灵修教育 

灵修是在灵感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生命净化的修持工夫，更加重视人与终极实体直接

相会与合一的感通境界，重视的是自身本体存有的终极证悟，契入到与道合一的同构对应之

中，将人的生命扩充到宇宙的运行秩序，经由参与天地的化育圆满一切的存有。灵修教育是

回归于道的生命修持，是在修道的身心状态下不断地提升自我灵性的交感能力，深信人的主

体生命也可以达到与终极实体合一的造化境界，肯定自我的生命力具有无穷开展的可能性，

可以经由修持展现生命存有的奥秘，证得永恒无限的解脱之道。灵感与灵修也是一体相通的，

以灵感来带动灵修，以灵修来成就灵感，肯定人性本质上就是神性的扩充与完成，终极实体

能通向人，人也能通向终极实体，确信人具有着与终极实体合而为一的主体性与实现性，人

可以经由灵修的方式实证与神一样的精神存有，可以无限的开启将生命通向永恒的宇宙。 

灵修教育的对象不是一般重灵验与符咒的群众，是已具有相当宗教涵养的修行者，对神

圣的存在有着圆足的领悟与体验，不是以求功德的心理来交接终极实体，企图获得各种回向

的利益，更不是基于忏罪谢愆与祈恩请福的效验需求，而是源自于自我心灵的精神创造，主

动地在圣事、礼仪、伦理与修持上强化灵感的体验，积极地在人神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人性的

存有价值，在灵修的精进下能突破有形身体的限制，使灵性达到出冥入神的超越境界。灵修

教育是很难在信众层级上普及与推动，应是对宗教的精英分子进行更高层次超凡入圣的精神

教养，不是停留在与神感通的灵感体验，更关注的是得道成仙或悟道成佛的身心修持，重视

生命无限开发的终极实现，是成就合乎宇宙秩序或体现神圣意志的生命实践，以不断地修身

养性的奋斗来契合永恒的超越境地。这种教育的对象是要有强烈主体生命自觉的人，已能从



人神交感进入到人神合一的境界，将人生与宇宙通贯为一体，以灵修来圆融自我无限的生命。 

灵修教育或可称为法门教育，重视的是各种身心修持的方法，经由法门的引导修炼，可

以深化自我的生命能量达到与道合一的妙用。道教与佛教有不少的修行法门，尤其是佛教号

称有八万四千法门，是因众生的文化层次不同开启了多重与多样的修行方法，来引领人们展

开进入宗教体验之中的修道生活与修行法门。道教有着丰富的灵修经验与技能，肯定人体就

已存在着与终极实体同性的道与气等对应结构，经由身体的存思、守一、行气、导引、化神、

实精等修炼方法，能契合天道运行的规律转为永恒常存的神仙生命，到了唐宋以后结合了各

种身心修持的方法，从外丹发展到内丹形成特殊的炼丹术，重视人体的自我锻炼的修行方法，

将人身当作炉鼎，以精气神为药物，在一定的火候程序下结成圣胎的内丹，其程序有炼精化

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等，步骤极为复杂，形成多元的修持法门。佛教也相当重视人体的

身心修持，提出各种解脱痛苦与证得涅槃的方法与路径，佛陀提出了八正道、四念处、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等七项三十七条方法，合称“七科三十七道品”，涵盖了人

的精神与生活，有助于修行者处于完全不同于世俗价值观念与生活观念的精神状态，能达到

终极解脱的佛菩萨境界24。后代佛教唯识学提出“五位百法”的修习进程，以因应众生的需求，

找到各自精神相应的位置与修行方法。 

灵修教育是侧重在因材施教上，是要因个别不同的才性而形成各自有异的教法，比如佛

教虽然主张众生是平等的，但是业报不同，精神的生命层次也就有所区别，有欲界的地狱、

恶鬼、畜牲、人、修罗、天人等六道，以及色界无色界诸天的高级天人，乃至各类阿罗汉、

十地菩萨与佛等，因各自果位的不同教法也很难一致，必须因应众生各自的杂染因缘推出各

种对治的修道之法，比如藏传佛教根据《广论》发展出因应众生的“道次第”教法，先教导众

生开启入道修学的基础方法，了解生死无常进而有行善去恶的修行意志，将有心修行者依其

生命等第传授下、中、上等三士道，下士道的内容为：念死无常，观恶趣苦，皈依三宝，深

明业果。中士道的内容为：思惟苦谛，思惟集谛，思惟十二缘起，抉择解脱正道。上士道的

内容为：发菩提心，受持仪轨，学菩萨行。以上的修行次第是依众生的才性发展而成善巧方

便的法门，使佛教大小乘的教法得以融通无碍，成为可以渐次修行的内容25。 

灵修教育的因材施教在于等级的次第修持上，天主教也将灵修生活分成三级三路，主要

也是因应信众自身的灵修程度依次进展，避免在灵修生活上出现削足适履的偏差。第一级称

为“始修”：开始度天主的生活，因还有不少的私欲偏情与圣德阻碍，必须下一番涤荡与磨炼

的工夫，着重在“炼路”的灵修，依灵修的状态实践涤炼工作的深度、幅度与时间的长短。

第二级称为“进修”：在基督化生活中有相当的进展，以了解与实行福音为主要的灵修工作，

着重在“明路”的灵修，但不可放弃“炼路”的工作，多下点工夫认识与师法耶稣。第三级

称为“成德”：其福音化生活已到达成熟境界，已能专心为天主生活，在行为上尚未达到止

于至善的境界，还须努力奋斗，朝向完全献身于主的目标迈进，着重在“合路”的灵修，结

合天主的路线，以成就天人合一的境界
26
。天主教灵修的目的，是要信徒走向基督生活的饱

和点与爱德的成全境界上，在自己生活形式与职位上，修炼出同一爱德。 

灵修教育是高层次的生命涵养，更要时时关注自己的心性避免产生出“灵通心态”，所

谓“灵通心态”，又称为“神通心态”，是在灵修的过程中产生了追逐灵通的意念与方法，

最后导向于灵通，失去了原来灵修的本怀。灵修与灵通原本也是一体的，灵修可以带出灵通，

灵通也能成全灵修，二者是可以相辅相成，展现出人与终极实体合致的生命境界，自然产生

                                                        
24  冯学成：《心灵锁钥——佛教心理世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第41页。 

25  王惠雯：《大乘佛教教育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中坜：圆光佛学研究所，2006，第109页。 

 

26  曹立珊：《灵修丛谈》，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0，第304页。 



种种超凡入圣的特异功能。问题是出在灵修的目的不是为灵通，灵通只是附带的产品，是可

有可无，不能因追求灵通反而遮蔽了原有灵修的初衷，但是现代的灵修者往往把持不住自己

的心性，着重在开发人体超越神能的灵通能力，迷失在各种法门的修持过程中，追逐异于常

人的神通法力，甚至以各种神通法力来自夸自耀，或者以此吸引信众的供养，投合民众执迷

神通的心态，就更加远离灵修的根本宗旨。 

各个宗教实际上都是重灵修教育而反对灵通心态，如道教虽然重视灵修而来的各种神通

法术，肯定经由修持会出现各种超越常人的生命功能，比如漏尽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

通、他心通、神境通等，能具备见常人所未见与闻常人所未闻的特殊能力，能达到出神、收

神与放神的超越境界，但是在道教的灵修教育中，不是以灵通做为最高的修持目标，反而认

为这些神通现象只是通往人生超越峰颠途上的奇花异草而已
27
。道教虽然有各种占验的通神

法术，但是这些法术都是配合道法的灵修而来，强调道是法术之体，法术是道之用，都是本

之于道的终极体验，强调法力是来自于心与道的修持，是合乎自然之理的玄奥技能，肯定的

是人体经由修炼，能与宇宙等值，能与宇宙同一变化，便可以推算吉凶与统摄变化，以通神

之法来指挥鬼神，这是本之于道的无穷威力，通过法术得以体现。道教的法术主要还是建立

在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修为上，要求的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灵修境界
28
。 

佛教也是反对修行者的灵通心态，否定为追求神通而来的修持，主张修行的主要目的，

是要在宇宙万象中觉悟生命永恒的本性，不是要在本性之外展现世俗妙用的神通，灵通不是

修行所想达到的境界，这是背离佛教灵修的宗旨，佛教是要以人性来证悟佛性，跳脱出现世

无边的烦恼熏习与污染压迫，直接从人性处提升到涅槃境界，以身心自在契入佛法的无尽妙

用。佛教灵修教育主要还是关注人性在宇宙中的生命本质与存有地位，实现各种人生解脱的

途径与法门，其中或许存在着神通，但不是佛教追求的目标，也可能只是救度众生时随机应

变的方便法而已。佛教也有类似道教重法术的宗派，如密教或称秘密教，在印度形成与发展

的过程中曾大量地摄取吠陀教、婆罗门教等教义、神话、咒语、仪轨、法术等，着重在身密、

语密与意密等三密修持，身密是指身结印契，语密是指口授真言，意密是指心住瑜伽观想，

会产生各种神通妙用，但是密教还是着重即身成佛的修行目的与方法上，以三密对治三业，

以结印契净除身业，以诵真言净除口业，以心作观想净除意业
29
。 

灵修与灵通的差别，在于修行者自身心性的坚持与奉行，不因灵通的妙用而忽略了灵修

的终极关怀，导致神圣价值错置或误用在世俗的形下利益或功德的追求之中，虽然号称能在

修行中可以获得种种殊胜的特异功能，但是实际上身心还是受到污染，无法断除一切罪恶与

无明，达到真正完美纯净的灵修状态。灵修教育是要教导修行者能真切领悟生命主体的道化

体证，以灵修的方式来强化灵感的能量，激发出生命的无限的潜在力量，灵通是自然地展现

在其中，是身体与宇宙合一的精神性内涵，是直接来自于神圣的信息与力量，是无所求下的

自然实现，若有所求则掉落到世俗的福报需求，助长现世利益的功利性格，只追求灵通而忽

略了灵修的精神教导，如此修行者将导致宗教更严重的异化，引起人们对宗教的误解，甚至

排斥宗教与否定宗教的神圣内涵，不仅无助于宗教的弘扬与宣传，反而将宗教推到难以永续

发展的深涯之中。修行者的堕落比善男信女的追求灵验，对宗教的杀伤力更为巨大。 

灵修教育是宗教最为核心的终极目标，重视的是生命自我净化的教育历程，突破各种外

在形式的拘泥与限制，回归到至善存有的心性境界，不断地从个人灵修的知行中交感天地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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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超验精神，来充实与究竟自我的生命，达到与道合一的生命境界。这种生命境界就是永

无止境的生命教育，不仅要了解生命的本质，还要投入到持之永恒的实践行为上，如此生命

教育就是生命的灵修教育，是从出生到死亡的道化教育。当自觉到生命的主体存有，意识到

身心的灵修需求时，就已进入到生命教育之中，致力于体验自我生命的存有奥秘，这是宗教

的范畴，也可以不是宗教的范畴，而是生命自我体验的范畴。 

五 结论 

宗教异于其他精神文明，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其独特的神圣体验，这种宗教体验不属于科

学的真假课题，也不属于哲学的逻辑课题，是直接诉诸于体验者对于神圣存在的主观经验与

直觉感受，是跳脱出一切客观形式的检验标准。这些宗教体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可能

发展出一些具体的外显形式，如神话、巫术、禁忌、占卜、祭祀、仪式等神秘经验的象征符

号，这些经验之所以称为神秘，就在于其不可验证性上，只是符号还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当

其成为神圣经验的象征时，形式与内容之间就已不再完全等同，当代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往往

只停留在宗教形式而忽略了信仰本质，这样的心态根本无法相应于宗教或认识宗教，同时无

法领悟生命自身的内在自性。 

宗教是重本质而轻形式的精神文明，是要直接回到与超自然力量相交通的神圣经验上，

一切外显的形式都只是方便性的符号，其目的在于生命直接与神圣相遇的体验上。宗教的灵

性教育是有助于生命教育的具体实践，二者是紧密相系，重视人类生命存在的精神内涵，要

求在实现自身存有本质的历程中，发展出合乎宇宙秩序的生活形式与文化价值，进行身心一

致的自我完成，扩充人与宇宙一体化的无限生命能量，进而形成合于道的心境与人格的圆善

生命。在当代社会人们过度依赖科技的物质享受时，还是需要内在灵性的精神教养，重视人

心相通于宇宙法则的体证生命。 

这是宗教教育也是文化教育，同时是根本性的生命教育，从物质性的身体提升到精神性

的心性世界之中，是以人性为核心发展而成的生命观与宇宙观，来面对生命真实感受的人际

处境，从科技物化的工具理性处重视人的道德涵养与伦理实践，进而能在现实生活中建构起

真善美统一的心灵情境。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生命教育不仅不能切除或断绝与宗教的关系，

更需要与宗教有着合则两利的互动联结，共同地教养人们的心灵世界化解人间的混乱与现实

的矛盾，指导具体摆脱烦恼与消除苦难的对应技术与方法，培养现代人自我完善的文化内涵。 

 

 


